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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纹

  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
学佳作，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
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本
报《逸文》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
优秀文稿作品。
  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文
字富有真情实感，注重地域特色，
随笔、诗歌、散文、小说连载等体
裁不限，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
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创，因稿
件引发的纠纷，由作者自行承担。
  如果您有打动人心的故事，
对美好生活的感悟，家长里短的
趣事，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
投稿邮箱：410509596@qq.com

 征稿启事 

　　从小就喜欢绘画的我，自以为
素描、水彩样样精通，时不时会为
自己的作品洋洋得意。直到有一
天，我跟随妈妈去余阿姨的绘瓷工
作室玩，看到里面的陶瓷作品，才
发觉自己的画作根本就是“三脚
猫”水平。
　　工作室的绘瓷作品生动逼真、
惟妙惟肖，充满灵气。作画的阿姨
们在碗或碟或杯上一阵涂抹，美轮
美奂的绘瓷作品就展现在大家面
前。“我也想试试。”我不由得手痒
痒。“好啊！”热情的余阿姨马上给
我准备了盘子、颜料和笔。我既紧
张又兴奋，心咚咚直跳。画什么
呢？就画妈妈最爱的荷花吧。
　　主意拿定，我决定一展身手。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
我手握毛笔学着阿姨们的姿势绘
瓷时，笔却完全不听使唤——— 绘瓷
用的毛笔与我平时素描用的硬笔
不同，它没有着力点，我只能在盘
子上一点点涂抹。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我却连荷花的轮廓都没勾
勒出来。
　　我有些气馁地走到同样在作
画的妈妈身边。只见她手握毛笔，
眼神专注地观察面前的绘画模板，
随后将手中的笔轻轻移动，勾勒要
画的植物线条，还不时皱眉，思考
如何下笔……最终，笑颜在妈妈脸
上绽放，一幅闹春图栩栩如生地展
现在我眼前。妈妈没学过绘画，我
却被她的绘瓷作品震住了！
　　“安心画吧，妈妈相信你。”妈
妈鼓励道。我点头，下定决心要绘
出一幅美丽的荷花。回到自己的
作画台前，我的手紧紧握住笔杆，
眼睛盯住笔尖，专注地画了起来。
可没多久，手就变得酸胀无比。为
什么余阿姨她们可以连续画几十
分钟，而我才十几分钟就手酸到无
法继续呢？我再次朝阿姨们望去，
只见她们手腕轻动，娴熟勾勒着线
条。我恍然大悟：绘瓷全靠手腕的
力量，并非手指！我又学着她们的
样子一点一点作画，果然轻松了许
多，碟子上的线条也开始变得流
畅。不多会儿，一幅荷花映月浮现
眼前，虽不完美，但总算成形了。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余阿
姨竖起大拇指。
　　这次绘瓷的酸甜体会，让我感
知到了坚持、耐心、观察的重要。如
今，这个荷花绘瓷被摆放在妈妈的办
公桌上，妈妈说那是我成长的见证。

绘瓷的苦与甜
□谷续木

领头鹅
　　暑假带着年幼的孩子回了趟老家，爸
妈为了逗引外孙女，从集市上买了三只小
白鹅，并将它们临时放在一个纸箱里。初
来乍到，小白鹅们胆怯又怕生，黑珍珠般的
眼珠透射出对外界的恐惧，它们蜷缩在箱
子的一个角落里，萌态十足，着实乐坏了
女儿。
  大约过了三个月，因为工作原因，我独
自开车回了趟老家。由于女儿心心念念小
白鹅，我便顺道向爸妈询问起它们的去向。
只见母亲一脸神秘，让我晚点陪她去果园
一探究竟。初秋的农村，空气中弥漫着收
获的喜悦，土地里散发出果实的馥郁。靠
近自家果园时，抬头吮吸着果香的空气，眼
睛享受着天空独有的土耳其蓝，我发自内
心地感到喜悦无比。
  打开果园铁门的一瞬，略带锈迹的门
锁滑落下来，撞击着铁门。瞬时，清幽的院
子热闹起来——— 伴着嘈杂的“嘎嘎”声，一
群大白鹅冲我们急促奔来。那场面如同接
到通知去作战的士兵，因为先前接受了专
业备战训练，已条件反射式地排成一个三
角形矩阵。我定睛注视，一只硕大的白鹅
映入眼帘，母亲告诉我它是领头鹅，是那三
小只中的一只。
  我仔细端详这只领头鹅，此刻它正伫
立在果园边沿上，全身沐浴在金闪闪的暮
光余晖里，洁白的羽毛泛着光，像是镶上了
一层金边。
  仔细甄别，我发现它的叫声与其它鹅

的叫声虽大体相似，但音调却大不相同。
其它鹅的叫声，音调琐碎而愉快，有小心翼
翼的意味；而领头鹅的叫声，音调严肃郑
重，似厉声呵斥。母亲告诉我：养鹅等于养
狗，也能看家护院。这一点，在开门的刹那
就已经让我领略一二了。后来我发现，凡
有生人进来，领头鹅必然厉声叫嚣；甚至门
外有人走路，也会惹它引吭大叫，那声音的
严厉，不亚于家犬的狂吠。
  在步态方面，领头鹅也比其它鹅更傲
慢。其它白鹅的步调急促，有不安、胆怯之
相；领头鹅的步调却是从容不迫、大模大样
的，颇像见过世面的大人物出场。走近其
它白鹅，它一定让步逃走，表示对人的惧
怕；领头鹅则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
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但不让，还会伸过脖
子咬你一口。
  母亲说，这只领头鹅的领导力是与生
俱来的，从小它就争强好胜。我望着它，感
觉那傲慢的叫声、步态和犀利的目光，足以
引起鹅群的一场轩然大波，这从鹅群的反
应速度和紧张神色中可见一斑。
  领头鹅有那么硕大的身体，那么雪白
的颜色，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
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寂寥的秋日小院
里，它竟成了一个焦点。劳作酸痛之时，推
门一望，唯有这硕大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
珀色的喙，在院中昂然独步，好似一位全副
武装的士兵，使得小院有了安全感和生气。
  临近年关，大鹅们被送到了镇上的集

市去售卖。看着昔日热闹的小
院变得冷冷清清，我心里颇是
伤感。那感觉与跟一位情谊深
厚的友人离别如出一辙。原来
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
气，皆有同感。

诗五首

□刘胜本

冬至锅贴
　　让我刻骨铭心记住冬至的，是大概六
岁的那年，当时我还没上学，但能记事了。
　　还记得白天娘说了好几遍“今天冬至
了”，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自言自语。彼
时年幼的我并不明白娘为什么要重复这
句。现在回头想想，那其实是娘在盼望爹
能回来过节。
　　当时，爹随生产队一起去琅琊乡五龙
沟村挖水库。那个村位于琅琊乡驻地东
大概十几华里的地方，而我家在乡驻地西
两华里处，两村其实相距不远，但当时交
通、通讯都很落后，所以父亲能不能回来，
娘和我都不确定，只能干等着，也盼有人
能回来带个口信给我们。
　　等到天黑，既没有看见父亲回来，也
没等到有人捎信来。
　　那个年代没有电灯。冬至天短，加上
家里不舍得点煤油灯，所以当晚我跟往常
一样，睡得很早。不知什么时候，大概是夜
里10点到11点吧，朦胧中，只听大门“咣当
咣当”响，来人喊着我的乳名：“本，起来开
门！你大给你捎来锅贴子了！”
　　“大”在我们这儿的方言里是“爹”的
意思。来人姓张，排行老八，大人们叫他
张八，我叫他八叔。八叔跟父亲一起干
活，不知什么原因提前回来了，顺便带回
了父亲的锅贴。
　　所谓锅贴就是白面饼子。这在当时
可是难得的美食，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无法
理解，可那时的我一年到头能吃上白面的

次数不超过10次。如今饭店里的锅贴是
指里面有馅的那种，但我一直固执地认
为，锅贴就是小时候吃的没有馅的白面
饼子！
　　胶东的冬至很冷，但我还是在娘开门
的时候围着被坐了起来，因为我听见了

“锅贴”两个字。
　　送走了八叔，娘关上大门和房门回
屋。来到炕前，她一层层地打开包袱，白
白的锅贴就展现在我眼前了，还不是很
凉。我不顾一切地吃了起来，那种香味终
生难忘！
　　今天想起这段经历，感觉当年的自己
非常幼稚，压根体会不到母亲在节日里思
念父亲的心情，更体会不到干了一天体力
活的父亲，是怎样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锅
贴带给妻儿的。锅贴不是锅贴，是一种载
体，而我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吃货！
　　后来猜想，应该是生产队里派张八叔
叔回来，给队员们挨家挨户送信的。当
然，顺便捎回来锅贴的，肯定不止我们
一家。
　　从那天起，我印象里就把冬至和锅贴
联系起来了，以至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对“冬至吃饺子”这个习俗感觉很淡然。
当然，现在即便是吃锅贴，也不可能吃出
当年的味道了。
　　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走了。在这个
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在冬至的深夜托人
给我送锅贴了。

梅兰竹菊（七律）
□杨义民

梅
傲然率性独芳期，
疏影丹心韫玉肌。
风露孕苞摇俊俏，
悬崖繁蕊绽英姿。
霜凝骨秀幽香漫，
冰裹神清气节持。
冷艳坚贞融雪化，
回眸含笑报春时。

兰
青茎秋暮孕琼浆，
伏草潜苞涧谷藏。
映日一朝花溢露，
沐风三叠叶凌霜。
根连岩缝催肥水，
身在山葱曼妙香。
远客千寻凝画意，
骚人万笔赋华章。

竹
性真骨硬本心成，
林茂枝繁四季荣。
晨曙婆娑迷蝶舞，
晚霞摇曳竞禽鸣。
盘根撼地杆杆直，
昂首冲霄节节铮。
友伴松梅同世誉，
岁寒不屈早春生。

菊
悠然气韵傲霜期，
陶令东篱万朵诗。
叶浴苦寒凝莹露，
花开炽热焰金丝。
静修风骨青茎挺，
翠葆恒心芷蕊持。
纵使形枯淹冻雪，
眷留素瓣抱香枝。

冬日暖阳
□耿庆鲁

冬日渐深
天气更加寒冷
放晴的阳光

让人少了看到落叶的忧伤
　　 

天空万里无云
太阳绽开了笑脸

寒风停住肆意妄为的脚步
世界开始有了融融的温暖

　　 

和煦的阳光
让人感到一种来自春天的暖

这冬日暖阳
仿佛一束光投射到心里

　　 

所有的生灵皆崇尚阳光
即便是万物中的一粒尘埃

也是向光而行
　　 

这暖阳
仿佛是冬季温柔的问候
用有限的温暖抵御寒冷

阳光温暖而沉静
人们的生活变得从容而幸福

在浪漫的时光里
珍藏一段冬天的记忆


